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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每一个学生都掌握三文母语思维艺术 

——用《红楼梦》给学生的大脑扩容 
   甘建民 

 

数学是思维之父，语文是百科之母。然而对于语文，学生却有一种“三怕”

的恐惧感：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而老师则有一种“三无”的

迷茫感：“课程内容的虚无，训练项目的空置”和“评价体系的缺失”。（1）上海

师范大学初等教育系主任吴忠豪教授甚至感叹道：“中小学生语文不过关成为不

能破解的世纪性难题，严重影响了语文课程的社会声誉。”（2）对此教育家叶圣

陶晚年反思道：“咱们一向在选编（选文）的方面讨论的多，在训练的项目和步

骤方面研究的少，这种情况需要改变。”（3）那么当下我们应该拿什么项目来训

练学生呢？笔者以为，当务之急，我们应该恢复对学生的母语思维艺术（即汉人

思维和表达的图式）的训练。在明清时期，是通过八股文来对学生进行母语思维

艺术的训练的。然而八股文废除之后，母语思维艺术的训练也随之被抛弃了。有

鉴于此，笔者特意从白话经典《红楼梦》的文法模式中提炼出一套三文母语思维

艺术（以下简称“三文思维”， 著作权登记号：10—2010—A557)，借此便可以

对学生进行母语思维艺术的系统训练了。经实验，“三文思维”已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苏州日报》作了专题报道，还连载了“三文思维”的部分内容。 

一、“三文思维”释名 

历史学家庞朴提出：“中国文化体系有个密码，这就是‘三’。”（4）四大名

著便是按照“三”这一密码来编码的。例如，《西游记》有“三借芭蕉扇”、“三

打白骨精”；《水浒传》有“三打祝家庄”、“三败高太尉”；《三国演义》有“三顾

茅庐”、“三气周瑜”等。红学家周汝昌指出：“石头记》也是用三的，但除了‘刘

姥姥三进荣国府’，似乎不曾多用三，而是在大结构上多有‘三’的存在。”（5）

其实不然。《红楼梦》不仅在宏观结构和微观句式上都是按照“三”这一密码来

编码的，而且还把“三”这一密码完全融化在自己的结构句式里，如盐化水，有

味无迹。 

不过相对来说，《红楼梦》更多地是按照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的模式来建构的。《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曹雪芹便是按照老子的模式来讲这

块石头的故事的——炼石补天，此即“道”；女娲补天后，剩了一块顽石弃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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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山青埂峰下，此即“道生一”；顽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于是便有了“粗

蠢”与“通灵”二性，从而演绎出真假两个宝玉，此即“一生二”；顽石通灵后，

幻入红尘，与黛玉、妙玉及红玉等三个名字带玉的女子“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

此即“二生三”。 

另外，在微观句式上，曹雪芹则把老子的“道生一”模式演绎为多种含“三”

的模式，其中最为经典的案例便是宝玉细看黛玉：“两湾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

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

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看

黛玉的视线轨迹有如下三个特征：一是眉目双观，呈复线形；二是以观眉起，又

以观眉结，呈首尾相衔的蛇线形；三是动静三观，呈曲线形。在这里，我们可将

复线形视为阴阳两个点，蛇线形为一个圆，而曲线形为一个 S 形的曲线，这样，

宝玉看黛玉的视线轨迹便正好还原为一幅“太极图”。显而易见，与“三打祝家

庄”之类的俗套相比，《红楼梦》的结构显得更加精彩纷呈，精妙绝伦。司马迁

在论述乐律时说：“数始于一，终于十，而成于三。”《红楼梦》的结构句式表明：

文也同样“成于三”。所谓“三文”，即“文成于三”的简称。 

周汝昌说，《红楼梦》是理解中华文化的总钥匙。笔者发现，解读《红楼

梦》的钥匙便藏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诗

中，即由林黛玉之“泪”解《红楼梦》之“味”。于是笔者便将《红楼梦》中所

有描写黛玉的文字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并从中提炼出一套体现母语思维艺术的

图式系统。它包括“黛玉之哭”、“黛玉之笑”以及“黛玉之居”等三个部分；其

中又以“黛玉之哭”为主，包括“滚泪之哭”四次，“流泪之哭”三次，“滴泪之

哭”两次，正好构成“黛玉九哭”，别有一种《九歌》的韵味。由此入手，便可

以达到“一字通红楼”的境界。 

二、“三文思维”的功效 

（一）思维训练的一种利器 

台湾大学夏济安教授说，把定语从句学好了，英语作文就学好了。然而汉

语却没有一套形式化的语法体系，尤其是没有定语从句，因而古人学写作，便只

好先把经典背得滚瓜烂熟，即用“读书破万卷”之功，以求“下笔如有神”之效。

不过尽管汉语没有形成一套形式化的语法体系，但到了宋明，却形成了一套形式

化的八股文套路。国学大师钱基博（钱钟书之父）指出：“语言文章之工，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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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6）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道：“八股

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

掌血。”由此可见，在明清时期，八股文已成了一种对学生进行母语思维艺术训

练的手段。 

在现代的语境下，我们已不可能再让学生去学八股文，那么，又该如何来

对学生进行母语思维艺术的训练呢？美学家朱光潜指出，八股文的“布置很匀称

完整，首尾调理线索很分明，在狭窄范围与固定形式之中翻来覆去，往往见作者

的匠心。”（7）笔者发现，明清时期的文学大师，如吴敬梓、曹雪芹等都是八股

文高手，也就是说，他们都已把八股文的精髓融入了自己的创作。因此我们只要

把《红楼梦》中的文法模式提炼出来，便可借此来对学生进行母语思维艺术的训

练了。 

例如，《红楼梦》中有一段写“刘姥姥搞笑”的文字，评家评道：“真如天女

散花，缤纷乱坠。文章能事，此尽之也。”（8）其实这段文字虽然“缤纷”，但却

并不“乱坠”，因为它是严格地按照“三”这一密码来编码的，某种程度上还达

到了“数字化”的境界。而在《红楼梦》中，诸如这样的案例简直比比皆是。实

训表明，学生只要经过十来个经典案例的训练，便可以把《红楼梦》的文法模式

转化为自己的一种思维模式，从而使自己的思维显示出一种层次性和条理性。一

位三年级的学生说，以前也背了不少课文，但是背了就忘了；而《红楼梦》的文

章，看似难度大，但借助“三文思维”，便不仅背得快，而且还记得牢。 

（二）模仿经典的一套模式 

不少学生和家长都反映，数学有公式定理，相对来说还好学；而语文却无

所适从，难以学好。从学生和家长所反映的这一问题中，笔者领悟到：要让学生

学好语文，首先就必须给学生提供一套模式，使之“有所适从”。 

语文教育家吕叔湘指出：“语言以及一切技能都是一种习惯，凡是习惯都是

通过多次反复的时间养成的。”（9）不过经验还告诉我们，模仿是学习技能的最

好方法，而模式则是成功模仿的必要前提。例如，学书法，则模仿字帖；学画画，

则临摹名画；学语文，不言而喻，自然理当模仿白话经典。然而白话经典却又不

易模仿，如高中语文课本中有一篇课文——《林黛玉进贾府》，竟被学生评为最

令人讨厌的课文，原因是内容繁复，篇幅太长，人物众多，难以把握。 

为便于学生模仿，笔者对隐藏在《红楼梦》的结构句式中的密码都作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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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和模式化的处理。例如，笔者根据学生的意见，对《林黛玉进贾府》一文作了

“化繁为简，化长为短，化多为一”的技术处理，把黛玉所见的众多人物分为三

类：其一，主要人物即宝玉；其二，重点人物即贾母、凤姐与袭人；其三，一般

人物即李纨、邢、王二夫人以及迎春三姊妹等。这样，黛玉所见的人物之“众多”

便转化为一个套娃式的“金字塔结构”，即黛玉所见的这三类人物正好形成一个

“金字塔结构”；而在这一“金字塔结构”里又包含着一个由一般人物所构成的

微“金字塔结构”。经过这样的模式化处理，原来为高中生所讨厌的《红楼梦》

便为小学生所喜欢。常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偷”；实训表明：

熟读《红楼》三十篇，不会作文也会编。 

（三）学好语文的一条捷径 

自白话文教育推行以来，学生的语文能力便开始下降。上世纪九十年代，

台湾为了顺应信息化社会的潮流，简化了语文教材，大幅度削减了文言文，结果

同样导致学生语文能力的下降（10）。于是便有人归罪于白话文教育，主张全面

回归文言文教育。如台湾的王财贵教授甚至提出：“废止小学幼稚园的白话文教

学，方能使语文教学回归正途。”（11）诚然，鲁迅、胡适等大师都是先通了文言

文，然后再通白话文的。然而在信息化的今天，学好语文是否还有别的途径甚或

捷径呢？回答是肯定的。 

其实早在四百年前，金圣叹便发现，在文法模式上，白话文与文言文是相

通的，如《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因而

懂得《水浒传》文法，便能看出《国策》、《史记》中的文法。于是金圣叹便从《水

浒》中提炼出一套文法，并以此对其儿子进行启蒙训练。金圣叹指出：“以之遍

读天下之书，其易果如破竹也者……”（12）这样，金圣叹便探索出一条先通白

话文，再通文言文的捷径。因为相对来说，白话文的文法更容易掌握。 

与《水浒传》相比，《红楼梦》文法更有三个来源：其一来自《左传》，如

《红楼梦》开篇那段描写石头来历文字的结构，便是从《左传·郑伯克段于鄢》

一文中化出来的，但却比《左传》来得更加精妙；其二来自《庄子》，如“黛玉

赏曲”这段最能体现中国文艺学特征的文字，便是从庄子的“庖丁解牛”中化出

来的，但却比“庖丁解牛”更有神韵；其三来自《孟子》，如宝玉与黛玉的一些

对话，则是从《孟子》中化出来的，但却比《孟子》更加曲尽其妙。因而懂得了

《红楼梦》的文法，再去读《左传》、《庄子》与《孟子》，不仅会有一种轻车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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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之感，而且还会有一种事半功倍之效。 

三、“三文思维”的训练方法 

（一） 解码训练 

在实训中，笔者一方面给学生做解码示范，另一方面则引导学生自己去对案

例进行解码，以掌握母语思维艺术的基本图式。在“百家讲坛”上，著名作家刘

心武讲《红楼梦》时谈到，薛宝钗吃的冷香丸，其配方非常复杂，没法背。在实

训中，笔者便对冷香丸的配方作了解码：曹雪芹一方面用“两、钱、分”这三种

市制重量单位把冷香丸的配料分成花蕊、水与药引等三类；而另一方面则又用“十

二”这一数字将所有的配料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经过解码之后，学生

一般听三遍就把冷香丸的配方给背下来了。实训表明，经过十来个经典案例的训

练，学生便对红楼密码有了认识和兴趣，并初步具备了解码的意识和能力。如一

个四年级的学生发现，“红楼开篇”中的甄士隐故事，它不仅是按照“三”这一

密码来编码的，而且是三中有小三，小三中还有微三，层层叠叠，有如套娃一般。 

（二）听力训练 

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其实聪明聪明，耳聪目明，耳聪在前，关

键在听。繁体“聽”字表明，古人造字时已经意识到，听觉对大脑有刺激作用。

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右耳刺激左脑的逻辑思维功能，左耳刺激右脑的形象思维

功能。由此可见，听力训练对开发右脑、激发潜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令

人遗憾的是，现在的学校却忽视了对学生进行母语听力的系统训练，而市场上的

各种国学机、早教机，则把四书五经乃至《黄帝内经》都一股脑儿拿来，结果弄

得学生和家长都一头雾水。为此，笔者特意从“三文思维”中挑选了最能体现母

语思维艺术的经典案例，以对二三年级小学生进行系统的听力训练。 

在《评点红楼梦》一书中，原文化部长王蒙对宝玉的口才、黛玉的赏曲以及

袭人的思维都提出了质疑。如王蒙质疑宝玉口才道：“宝玉会有这些知识，但未

见得如此清晰并且讲起来口若悬河，想来也是作者的意思”（13）其实王蒙有所

不知，他所质疑的恰恰是《红楼梦》中最能体现母语思维艺术特征的闪光点。在

实训中，笔者便以这三则材料作为听力训练的经典案例，效果尤为明显。例如，

在苏州静思书轩的一次演示中，笔者问学生道：“王蒙怀疑宝玉的口才，你们以

为如何？”学生们回答说：“宝玉的口才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其中是有章法的。”

然后，他们便像宝玉一样“如此清晰”且“口若悬河”般地介绍了蘅芜院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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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草。笔者告诉听众，学生并没有看教材，只是听了三、四遍，便全都背下来了。

因为在实训中，学生们都全神贯注，两眼发亮放光，不仅训练了听力，而且还训

练了注意力和表达力。听众听了，都连连称奇。 

（三）三重角色 

在实训中，学生们扮演了学员、演员以及教练等三重角色。 

其一，学员。学生须严格地接受“三文思维”的训练，一般要求学生听三遍

就能准确背诵，回家后再练习三次，自己录音，自己核对，力求精准。另外，经

过初级的听力训练之后，便将案例发给学生，引导学生自己去解码，并把这一能

力运用于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例如，要求学生将训练材料与语文课文相比较，寻

找异同。这样，既可以将训练与学习接轨，同时又可以培养学生的研究型学习的

能力。 

其二，演员。一般说来，进入“三文思维”的红楼案例，都具有较强的戏剧

性和表演性。因而笔者常常让学生扮演角色，深刻体验，尽情表演。事实上，学

生往往等不到表演环节，就会一面背诵，一面手舞足蹈地表演起来。其中，学生

们最喜欢的就是《刘姥姥搞笑》。笔者让学生扮演其中的角色，让他们通过表演

来理解《红楼梦》文法的奇妙性和规律性。 

其三，教练。学生回家后，便要求他们充当教练，对他们的父母乃至爷爷奶

奶进行听力训练。例如，笔者让学生拿《刘姥姥搞笑》一文去训练他们的父母，

不过只对其中一人解码，而让另一人死记硬背。统计表明，解码的一方，其记忆

速度要快 2.5 倍，而记忆牢度则更是无与伦比。有一位二年级的学生，她的外公

有健忘症。于是她便拿冷香丸的配方来训练她的外公。经过反复训练，她的外公

竟然也把冷香丸的配方给背下来了，举家一片欢笑，可谓一人受训，三代受益。 

“学了三文思维法，两语一数都不怕。”根据训练计划，小学生（二年级开

始）一般经过 300 课时的系统训练，便可以熟练地掌握三文母语思维艺术，拥

有超常的记忆力、深刻的理解力与精准的表达力，从而消除对语文的“三怕”心

理（对高年级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可进行 30 课时的强化训练）。 

（注释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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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教授，手机：13506131131，邮箱：gan1950@sina.com  苏州干将西路

1099 号采香花园 27 幢 601 室  21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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